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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一個地產經紀，不可能不知道寶藏島這個地方。這裡既沒有寶藏，更不是一個島嶼。這片像被詛咒了的土地，它剛剛就在城的邊陲，但又屬於城的管治區內，又不算是郊外，多麼尷尬的位置啊。也自然沒有恩列斯城裏那麼光彩。也正如此，通常說要來這裏的顧客，不是窮光蛋、就是那些空談理想的傻瓜。像我這個階層的人，與其住在這裏，不如到新城享受生活。畢竟我在那裏出生、讀書、工作，就好像我由始至終都屬於新城。

你說我是富二代麼？不是；是享盡榮華富貴麼？也不是吧。起碼我過的是正常人過的生活。就像在新城裏住的都是正常人，每日辛勤地工作，腳踏實地過着平平無奇的生活。在這個世界，金錢就像一張通行證，讓人踏過每一個難關。一個像我一樣正常的人，自然就朝着金錢走，拼命、辛勞、相信着那美滿的未來。

然而，一場突然的風暴，將我打進了寶藏島。

他們説，甚麼經濟前途不明朗，甚麼開源節流，叫我放假一會兒。依我所想，他們一定是妒才，才給我裁走的。畢竟我在公司的成績往往都是首屈一指的。他們可以殘忍得，連我的房子也拿走。唉，剩下這間劣品來打發我，説是要給我住住看。唉，枉我工作了這麼多年啊。

這天早上，我站在紅色磚牆前，靜靜吸入深春的氣息。混凝土森林像是告訴我説，歡迎來到你的新生吧。我嘆了一口氣，提着輕輕的棕色皮革手提箱，進入這個新世界。

寶藏島，這是以前是一個頗具規模的賭場的名字，每天都有不少富豪專程駕車到這裏尋寶。那賭場聽説還有泳池呢。後來經濟蕭條了，寶藏島的寶藏又給人挖空了，賭場就順理成章關門了。聽説不少人因爲還不了賭債而喪命，冤魂就一直纏繞着這片土地。直至戰爭結束了，也沒有人在這裏發展。然後某年前政府就拿了這荒廢的土地，大肆興建住宅。那些嘔心的紅磚高樓，就是當時的產物。

「來了吧，彼得。」分部長米爾本突然出現在電梯大堂。他跟我一樣，都穿著白色襯衣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覺得欠了我，令自己心裏安樂一點而已吧。虧他裁掉了我，還這樣好心帶我來這個鬼地方。看看磚頭上的污漬，噢、多麼骯髒！看看窗外的大樹，大得連藍天都遮蓋着！

「怎麼樣，覺得如何？」米爾本冷笑。

搭入升降機，閃爍的銀色牆身……噢！我真想念家裏的真皮墊子升降機，那微香的氣味，那微黃的吊燈……

不要說啊，彼得。連想也不要想啊，始終米爾本是自己人，不能讓他知道我是多麼不忿啊。沒錯，這銀色的鏡子應該是多麼完美，多麼自然啊。

十二樓。

鎖匙，大門，開門。

沒有傢俬。

純白色的牆壁。

該死的。

二百平方尺左右。沒有睡房，沒有獨立飯廳，沒有獨立廚房。

「很擁擠吧，」米爾本苦笑着。「以公司現在的財力，再不能給你住像新城一樣大的房子了。」

「不是啊，空間感不錯，還有許多自由度啊。看看左面，有一張伸了出來的梳化床。梳化的對面有一個書櫃，角子還有一張桌子，還有一
張椅子。唔唔，還有一些爐具。挺齊全的。」

「彼得，真不好意思，這一陣子要委屈你了。」

「不會啊。其實我一直都希望擁有一間白色的房間啊，你看，白色就是高貴的顔色嘛，純潔又不花巧。之前的房子，要將房間油成白色，實在太麻煩了。現在多好啊，連工人都不用聘請，就有一間全白的房子，真滿足。」

「唔唔，那你休息一會兒吧。」米爾本冷冷地說。「這段時間你就當作放假一陣子吧，遲些我會再聯絡你的。」

「好的，那再見吧。」

 關門。

……軍方宣布入城鎮壓動亂，現在直播政府總部的場面，示威者已經衝進去了！……

該死的，隔壁的電視多麼嘈吵！真想過去隔壁大罵那個混蛋！唉，我多想回到新城，過一些正常的日子。這些像鬼的日子，究竟幾時才能完結呢？

……執政黨國民統一黨在軍方的促使下，宣布解散政府，黨內領導層據知已經逃離首都……
就是這樣，我度過了在寶藏島的第一晚。那晚的電視機聲音沒有停止過。疲累的我躺在梳化床上，默默望着純白色的天花，漸漸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的睡夢裏居然有人敲門，而且是清脆的敲門聲……





第2章



清早，我的睡夢裏居然有人敲門，而且是清脆的敲門聲。我突然醒來，聽見了門外有腳步聲，但漸漸趨於安靜。可是，看來還有人敲門。
       
咯，咯，咯。
       
我開了門，只見有一具還有點生命力的殭屍趴在門前，吃力地抬起頭來，然後再垂下來。他的身旁有一個稍微開了口的棕色布袋，只用一條破爛的麻繩紮着。我想，他一定是電視劇裏的癮君子，我在新城從來沒有見過。只不過，我從沒見過癮君子穿著西裝而已。
       
我正想關門時，他突然「啊」了一聲，然後伸手碰了我的鞋子。他用絕望的眼神望着我，似是要乞求我可憐他。然後他紫色的嘴唇開始動了。
       
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
       
「別碰我，咳，我的天！骯髒邋遢！」我的膊頭縮了一縮，整個身體都顫抖了。唉，這個社區，這些人，噢！他們真的說得沒錯，多麼混亂的社區啊！
       
「柏德歷呢？利奧呢？」他的眼睛開始睜開，然後他疲累的身軀也開始起來了。

「我在哪裏啊？」

我正想關門時，我望見他的眼睛裏那雙迷茫的眼神，然後漸漸變成淚水。他的雙手抱着頭，一下子跪在地上喃喃自語。

「沒有了……沒有了……」

一個大男人大庭廣眾在哭泣，我還是第一次看見。看來，他應該是生意失敗吧。説真的，我的人生從來都只有成功，沒有經歷過甚麼失敗。此刻，我還真的要想想怎麼安慰他。畢竟我不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。萬一他厭惡我就不好了。

「嗨，嗯，朋友，你怎樣啊？」

他突然抓着我，大聲問我：

「這裏是哪裏啊？我的戰友，我的兄弟呢？」

「嗯，這裏，嗯，就是，嗯，寶藏島嘛。」

「寶藏島？」

他皺了眉頭，又喃喃自語：

「寶藏島，不就是三年前完成的那個計畫……我明明是在政府總部的，難道……」

「有人擄走了我！」他又再狂呼，然後倒地。天啊！爲何要我遇見這個瘋子啊！

突然，從他的大褸中，一串鎖匙掉下來落在地上。那串鎖匙有一個鎖匙釦，上面寫着「1205」，應該是房間號碼吧。喔，那即是這個瘋子是我的鄰居？那不就是自己人嗎？唔唔，彼得，檢點一點吧。

我拿起了鎖匙，打開了他的房間的橙色大門。出奇地，那些佈置居然和我家的一模一樣，還是那張梳化床，還是那張桌子。桌子上有一封信，我拿了起來讀讀看，收件人是亞歷山大……
       
「別看！」

他突然大喊，然後衝了進來，嚇得我掉了那封信在地上。他撿起來，放進書櫃裏，像是有甚麼秘密不能讓人知道的。他擦乾了眼淚，露出驚慌的眼神。

「你……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嘩，瘋子我當然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你是誰啊！彼得，心平氣和一點，冷靜。他是你的鄰居啊。

「不知道啊。」

他嘆了一口氣，也沒再驚惶了。

「那……那好。我的名字叫山特，你以後就這樣稱呼我吧。」

想不到他可以這麼快平復了心情，真羨慕。想必他的境況跟我也很相似吧。

「喔，山特，你好。我也是新來的，從新城搬來的。我是彼得。」

他伸了手出來，大力握着我的手。然而他的神情還是有點兒哀傷。

「你好，彼得。」

嘭。

奇怪的人。也不能怪他們吧，我想他們也是逼不得已才到這裏住的。真希望我不是這裏唯一一個正常人吧。

……國民統一黨中央委員亞歷山大．維勒朗在暴亂後仍然失蹤，本台消息指……

唉，隔壁的電視真是嘈吵，他們沒工作嗎？每日都待在家看電視嗎？唔唔，看來我至少要買一部收音機來制衡制衡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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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星期後，我買了一個收音機，挺大聲的，隔壁的噪音也就沒有了。

一起滾蛋吧，迷失在我倆的兩臂上；一起滾蛋吧，讓他們響起警號……

這台該死的收音機只懂播爵士樂。我只喜歡聆聽古典音樂，例如巴哈、莫札特、還有……嗯，那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這個星期，我與山特交了朋友。可能是因爲我們的遭遇，或者是他每天弄的午餐。不過，也有可能我是唯一與他見面和説話的人吧。畢竟，我的鄰居們每朝定時出門。他們出門吵吵鬧鬧，就像一個天然鬧鐘一樣；唯獨是山特，他幾乎整天都將自己閉鎖於屋裏。

但是，每天大約中午的時候，他就定時過來敲門，邀我到他的房子聊天。

「來，吃個橙吧。」

他皺一皺眉。

「那……不是橙喔，那是柑喔。」

「甚麼？有分別嗎？不都是橙色的嘛。」
       
「不不不，那只是外表上相似，內裏是完全不同的。你看，橙的果肉是比較酸的……」
       
我的天，他又滿腹經綸，每次也是這樣的。但凡涉及到關於知識的，他起碼也要談一會兒。那不過只是水果而已，它的皮是橙色，那就叫橙嘛，何必那麼複雜呢？不過聽聽他說話也不錯。他的聲音也蠻動聽的，就像某年前某位演講比賽冠軍一樣。
       
「……所以説，兩者只要切開，咬下去試一試，自然可以分辨哪樣是哪樣喔。」山特咬了一口那個橙。
       
「行了，真沒你辦法。」
       
……來慶祝這晚我們找到大家，嗯嗯，一起滾蛋吧。
       
「那，你現在幹甚麼東西……」
       
「噓噓噓……」山特皺起了眉頭，耳朵靠着收音機。

……前黨魁利奧．孟達爾宣布另組新的政黨，並點名批評國民統一黨中委亞歷山大．維勒朗未能平定民眾情緒，不負責任且逃避現實。本台今天嘗試聯絡維勒朗，但至今尚未成功……

山特突然轉頭瞪着我，像是等待我回應甚麼一般。

「幹麼，山特，我面上有東西嗎？」

「爲……爲何你一點兒反應都沒有呢？」

……這場動亂是由反對政府增加軍事開支，及延續打擊北部武裝分子的示威開始……

「嘿，他們説的東西，我一點都不理會啊，何況我也不想理會。」

「也即是説，你不知道那些人是誰？」

……再升溫至全面反政府示威，旨在推翻國民統一黨政府 ……

「當然不知道啊，我從來都對政治沒有興趣的，一群悶蛋、說來説去也是那些東西。」

沒錯，政治對我來說，只不過是一群人在一間大房子裏吵鬧，然後出來說一番廢話，然後就沒有任何事情發生。這樣重複又重複，像我這些不關事的人，又有甚麼興趣呢。對我來說，金錢才是我的目標：沒有金錢，也就沒有食物，沒有生活，沒有一切。若是沒有了政治，我會失去甚麼，我會得到甚麼？就算政治真的正在影響我的生活，又是怎樣影響呢？

山特似乎鬆了一口氣，然後整個人頹喪起來。我想，這是他希望的答案吧。

「彼得，我跟你講，在這裏我只可以依靠你，當你是朋友。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賴的人喔。」

然後他擁抱了我。

「唔唔，再見了，彼得。」

嘭。

不知為何，每逢新聞的時候，山特總是怪怪的。可是，我很慶幸他沒有排斥我這個新人。可能是第一天我給了他一個好印象吧。

之後的三天，他把自己鎖在家中，敲門也不應門。他不像是那麼孤僻的，他的言談舉止。他是一個不錯的朋友。不過，反正他對我來說也不是那麼重要，所以就沒怎樣理會他了。

我穿了短袖襯衣，走到街上打算買午餐。寶藏島所有的商店都在火車站附近，距離公寓只是走五分鐘左右。隨着春天漸漸離開，長滿綠葉的橡樹正好遮蓋陽光。街上每隔幾米就有一棵樹。樹雖然不是很高，不過也帶來一些色彩吧，我想。

車站旁邊有一間便利店。我推了玻璃門走進去，店內除了店員忙着跟一個男人談話以外，空無一人。
   
「真的沒有空缺嗎？」男人問。

「我們真是不聘人啊。」店員回答。
       
「再考慮清楚啊，店長！」
       
「我們又不是欠缺人手。先生，你走吧。」
       
男人沮喪地離開便利店，朝着火車站的方向走。
       
「先生，請問可以幫到你嗎？」
       
店員在櫃臺後面望着我，但那眼神沒有像山特一樣凌厲。
       
「噢，我不是來找工作的。」我笑着說。
       
「那你隨便吧。」店員微笑着。
       
我走到熟食部，撿了一個煙肉批。如果山特在此的話，想必又會跟我說，噢這不是批喔，這其實是Quiche  啊，不是這樣這樣弄，是那樣那樣……哈哈。不過說實話，它的價錢牌寫着煙肉批，但是裏面是否煙肉批、還是要品嘗一下才知道。
       
我付了錢，然後慢慢走回公寓。天氣還是不錯的，陽光還不是太猛烈。街角有一郡兒童在玩耍，大聲地笑着，就像以前在新城似的。
       
三天後，那道緊鎖着的大門又再打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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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後，那道緊鎖着的大門又再打開了。不過這次，他沒有主動過來找我，反而是他家裏的香味吸引了我的身軀。不知如何，他的焗爐居然有一整隻烤雞，而他的手中卻拿着兩把畫筆。

「咦，彼得，你來了啦？來看我的畫嗎？」

我笑了一笑。只見原本白色的牆壁變成了一幅大油畫，顏料還沒有乾透。畫的背景是深藍色，有一塊塊的亮黃色的形狀，不規則地在畫的上方。下方有一群像是人的樣子的東西，大約有四十個吧，抬頭望着那些黃色物體。他們的樣子、衣服、每個都差不多，看不出甚麼分別。

我想，他憑甚麼這樣奢侈，將雪白的牆裝飾得五彩繽紛呢？既然在寶藏島生活，不就應該簡簡單單，融入這個社區嗎？

「美麗吧，」山特笑說。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笑，而且是十分燦爛的笑容。「一整個上午就是弄這東西。」

我不明白他那自滿的笑容，像是贏了甚麼比賽的。他那雙金色的眼神，和往日所見的截然不同。過去的三天，他一定是受了甚麼刺激。是更加瘋癲了，還是痊癒了？

「看你愕然的樣子，當然是看不明白這幅畫吧。」山特說，「讓我解釋吧，這幅畫的名字叫作《黑暗中的眾人》，黑夜的背景，配上迷惑的人們，他們雖然不同樣子，穿著不同的衣服，卻都望向同一個方向。那個方向啊，就是黑夜中的繁星啊！」

那種激情，那種熱忱；那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，簡直是嚇我一跳。一個人可以從這麼簡單的東西，得到這般歡愉滿足，真不可思議。尤其是他的想像力，我想，誰會知道那些黃色的形狀居然是繁星？繁星噢，我的天。在新城，要觀看真正的繁星已經沒甚麼可能了，還要去想像、然後將之繪在畫板上，那需要多少的能耐啊？不過，說實話，我覺得山特也是求求其其繪一些東西，然後說那些是繁星吧。畢竟藝術這回事，也是用口說出來的，不是嗎？

「繁星啊，那些是黑夜的光芒！」山特繼續他的偉論。「眾人啊，就是朝着這一撮光線，尋找他們的方向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焗爐裏的香氣已經到達我的胃部。我忍不住打斷他的說話：

「說起來，你弄東西吃嗎？怎麼這樣香的？」

「噢！沒錯，我的烤雞！」，然後喃喃自語：「噢怎麼忘記了焗爐呢……一定是只顧着我的畫了……」

只見他手忙腳亂地捧着烤盤出來，置在桌子的中間。然後他在雪櫃拿了兩枝汔水出來。

「來，讓我們慶祝一下吧。」他笑着說。

我也不知道有甚麼要慶祝。不過美食當前，沒有理由不吃吧。

「那就謝謝你吧！」

「不用謝，橫豎這也足夠我吃一個星期。」隨後，他切了一隻雞腿給我。

我吃着我的午飯，靜靜望着山特的畫。我看見有一張面孔，漸漸地，我覺得他很像我認識的一個人。他在眾人的最前面，而且最接近那些繁星。我再望望飯桌的對面，那張面孔也蠻相似的。

那天我回家後，望着空空的白色牆壁。我忍不住到車站附近的畫店買了一幅畫。那幅畫名叫《黃昏的稻田》，背景是黃昏的夕陽。前面是一片一望無際、金黃色的稻穗田，稻米隨風搖擺。那塊稻穗田看似很富庶，想必到了秋季一定有大豐收。我將它掛在梳化床的上面，好等我每天睡覺前都可以欣賞一下。

鈴鈴鈴。

不知是否米爾本通知我呢？

「彼得！終於找到你了。我好不容易才從米爾本拿到你的電話……」

唉，「甚麼事啊，媽？」

「你何時回來住啊？想必你在寶藏島一定是很辛苦的……」

「媽，我沒事啊。不要再叫我回來住吧，好嗎？」

「唉，你不要勉強自己吧。回來新城吧！」

「媽，我不想靠你啊。」

「唔唔。那好吧。記住要……」

唉。從小到大媽媽都對我百般照顧。到了我找到了工作後，終於有正當的理由獨立地居住。回到媽的地方住？我才不要。不過，若是可以住回以前在新城的地方，那也不差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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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特很喜歡閱讀，所以他的書櫃經常擺滿了書，而每星期總有一兩本是不同的。那些書的名字都很長，譬如《新興社會的掘起和發展理論》，或是《揣摩人民大眾的心理總集》。這陣子的中午，每次到他的房子，他都跟我談論書中的東西。甚麼甚麼社會學，甚麼甚麼心理學。今天，他跟我討論法國大革命。

「喂，山特，讀這些書能賺錢的麼？」

「嘿。你常常都問這個問題的。」他沒太理睬我，繼續沉醉於他的書香世界。

說實話，我總是覺得這些書籍，每頁都寫滿了理論。唯獨是一兩本歷史書，描述着似是而非的歷史場面。就像這本《十八世紀末法國史》，寫着一郡人在網球場裏開會，多滑稽。

「是真的，彼得，當時的窮人就是在網球場內，聽着羅伯斯比燃點了革命的火種。」

我望一望房子周圍。

「那你跟我說話，你豈不是羅伯斯比？」我笑說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你想也別想。羅伯斯比終究是一名暴君，革命之後完全忘記了原本的理想。還有啊，羅伯斯比最終被人帶上斷頭台斬首啊。」

「咦，他真是那麼差嗎？」

「我看啊，你不如看看較為溫和的馬拉。他崇尚為低下階層服務，以勞動人民為基本的政治概念。」

我想一想，我曾經聽過山特說這位馬拉的事蹟。可是，上次他跟我說他是激進派的，他的死況還要比羅伯斯比殘忍。聽說還有一幅畫作關於這件事呢。

「嗨，山特，馬拉不是那個甚麼山嶽派的人嗎？那些溫和派的不是叫作吉倫特派嗎？」
           
「唔唔，你說得對，彼得。想不到你還對這些東西感興趣。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你過獎了。」我笑說。之所以我會知道吉倫特派，是因為他們和我頗相似。一樣是生活在危難中的資產階級。他們也崇尚金錢主義的，我想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不過，吉倫特派還是危險的。後來，羅伯斯比在革命之後將他們屠殺，原本大革命的概念也都被委曲了……」

他無端停了下來，然後喃喃自語。

「革命之後……」
          
我望着他手上拿着那本《歷代良好執政者大全》。只見他突然放低了它，然後在旁邊筆記本裏寫了一些東西，跟着給了我一張字條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彼得，」他用鐵定的眼神望着我，「幫我到圖書館借這本書。現在。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隨後，他好像驅趕我一樣，將我帶出門口。我只好趕忙到圖書館去了。我沒拿甚麼褸子，只是穿着深藍色T恤就出門了。夏日漸漸取代春天，日子也愈來愈熱了。街上仍然像平時一樣寧靜，間中有一兩輛車子駛過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寶藏島的圖書館外觀還可以吧。灰色的混凝土外牆，大大的玻璃窗並列在一起，簡單的玻璃門。下午一時的圖書館十分寧靜，坐在入口的中年女子悠閒地望着電腦。她穿着那淺藍色的毛衣，沒怎樣化妝的容貌向我打招呼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早晨，先生，又是你喔？」她托托眼鏡。「這次又借甚麼書呢？」

「沒有啊，就這本而已。」

我遞了字條給女子。

「唔唔，不錯吧。就在那裏，本地歷史那行。」

「喔，謝謝你。」

這間圖書館令我想起以前在新城房子附近的圖書館。那是一座二十多年前落成的大廈，用了很多石頭來裝飾，說是仿古典的建築風格。那裏的藏書和這裏還差不多
吧，不過這裏的圖書有點兒殘舊。就算是近期的新書，總有一點兒汗味。

我走到書櫃，打開了山特的字條，書名是《國民統一黨黨史》。只見書櫃上只有一本過膠的書，國民統一……黨史。是這本了。

「上星期你不是借了很多書嗎？」圖書館的女子疑惑地問。「這陣子我們來了很多新書啊，就在這書的旁邊嘛。」

「嘻嘻，一本也足夠了。」

「緊記要還書啊，先生。這陣子很多人來借書噢。」女管理員微笑着。

我帶着剛剛借的書，急步走回紅磚大樓。路旁的大樹正好遮掩了猛烈的陽光，多涼快。

山特早就開着收音機等着我了。這次又是柔和的爵士樂，只聽見他跟着音樂哼歌：

每個朝早我也埋怨……只因我面前的麻煩……生活是一場輸掉了的賭博……

咯咯咯。

「來了吧？有沒有那本書？」

我將書拍在桌上，一下子就坐低了。

「這裏啊，歷史學家。」

山特目不轉睛地瞪着那本書，好像那本書是一張一千萬的支票一樣。

「十年前我就應該熟讀這本書了，只不過這些年也沒甚麼時間讀。彼得，你知道嗎？這對我來說多麼重要啊。」

究竟有多麼重要呢？我想。《國民統一黨黨史》，雖然名字比過往的書短得多，可是山特為何那麼重視這本書呢？而且還要是一個黨的歷史呢，不是甚麼國家的歷史喔。這麼仔細，想必他一定是很有興趣了。我看，他應該是從政的材料吧，難得他會日以繼夜研究這些書目。其實，現在再想想，政治未必是每四年投一次票的東西。奈何我還不是太明白，他幹這麼多的事，他究竟追求的是甚麼呢？是像丹敦一樣，追求金錢嗎？是美滿的生活嗎？還是他想像有更大的理想呢？

那邊廂，山特已經聚精會神地翻了一頁又一頁。直至某頁，他無端皺起了眉頭，喃喃自語。

「書裏說，國民統一黨原本是左派……黨不是一直都是中間偏右的嗎？」

我不太明白他說甚麼，只聽着收音機的爵士樂。

神啊我有嘗試、真的真的有嘗試、去尋求解脫……

「原先是國民福利黨、和人民統一黨……」

神啊我禱告、真的真的禱告、去尋求解脫……

「彼得，可以幫我拿那本《人民與政治》嗎？就在第三排的第二本。」

我隨手遞了給他，只見他翻檢着椅子旁邊的書堆，拿了幾本的小冊子拼命地翻頁，然後不停抄下筆記。這樣不斷重複又重複，就是這樣我就陪伴他坐了一個下午。那
爵士樂還挺不錯的，好讓我在這寧靜的日子裏，打發我的時間。

其實，這裏的生活還是蠻寫意的。

兩天後，我收到一個電話。

「彼得，是米爾本啊，明天早上十時到平時那間酒吧見我吧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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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彼得，是米爾本啊，明天早上十時到平時那間酒吧見我吧。」

那天早上，我穿起了白色長袖襯衣，打了領呔，便乘地鐵出去了。

我坐在絲絨座位上，對望坐在對面的四個人。那些應該是上班族吧，全都穿着黑色西裝外套，就像我以前平時每天的裝束，每天幹的工作。我向他們微笑了一下，但似乎他們沒什麼反應。最左邊的放了一份報紙在大腿上，裏面那件發黃的白襯衣，像是穿了二十多年一般。旁邊的那個呢，他的頭靠着窗，公事包從他的手中緩緩跌出，然後他驚醒，再抓實公事包，這樣重複了三次。

到站了。又回到辦公室附近的街道，一如以往的風景。祇不過，這次我朝着酒吧的方向走，有點不自然的。逆着西裝襯衣的潮流行，前來街角的酒吧。透過藍色窗子，我望見米爾本的背影。我興奮地走進去，拍了他的肩膀。

「分部長。」

「噢，來了吧，彼得。」

他手握一個威士忌酒杯，疲累的眼神瞪着我的裝束。

「幹麼穿得那麼認真？」

米爾本穿着灰色背心黑色褲子。

「喔，分部長，不要說笑吧。」

「唔唔，不理了。你要飲甚麼？」

酒保走了過來。

「照常吧。」我揮一揮手。

「唔唔，進入正題吧。你這個月過得如何？」

我笑了一笑。

「還好吧，分部長。」

「彼得，不要再稱呼我分部長了。自從恩列斯分部倒閉了之後，你還是叫我本名吧。也好，知道你不嫌辛苦，我也安心點。」

「彼得，你的長島冰茶！」

「是否有甚麼事情呢？」我問。

「唔唔，也沒怎樣大不了，只是想見一見你而已，畢竟我也不好意思。」

米爾本一向說話都是簡單直接的。奈何他今天吞吞吐吐的，不像平時的他。

「這……是甚麼意思呢？」

「公司打算完全撤出恩列斯，也即是說，他們打算賣了所有給員工住的物業。」他垂頭喪氣地說，「不過，你不用擔心。他們不會這麼快賣掉寶藏島的，起碼還有三個月。你安心住下去吧。」

我不太知道如何回應他，只好笑一笑。

「我還以為你有工作給我做呢。」

「啊，也不是沒有的。新城還剩一戶租客要辦一些轉換公司手續，你喜歡的話你可以去辦喔。」

「當然可以，分部長！啊，不是，米爾本。」隨後，他將那份文件放在桌上。我拿起了文件，桌上只剩下兩個空瓶。

「那我現在就去做吧。」

「好，走吧，想必又是我付錢呢。說起來，你母親、我姨母又問你何時回老家住喔。」

「噢，不要說這些了。」

我站了起來推了門。

「再見，米爾本！」

多好啊，終於我有點兒東西做。而且是在新城，我熟悉的新城。我立刻瞧瞧文件上的地址，法卻道21號三樓，那不就是我以前的家附近嗎？想必我今天的裝束一定適合吧。

早上十一時，我到了法卻道。白色雲石牆的屋寓，樓高只有七層的矮樓。電車的叮叮聲，伴着周圍的人群的叫喊。但是，街上的人全都穿著短袖衣服。那個人還穿着粉藍色的短袖襯衣，下身則是卡奇色的貼身褲。我立刻褶起了
袖子，急步走向目的地：21號屋寓。

屋寓是一座典型的新城建築物，入口前面有兩條羅馬柱子。黑色大門的後面有位打着呵欠的保安員。我跟他微笑打招呼，他揮一揮手就打發我到升降機口。那部金色的升降機，裏面有一張椅子，上面鋪了一塊真皮做的薄墊。按鈕只有雙數，沒有三樓的按鈕。不要緊，就當給我一些運動吧。

到了三樓後，我按了門鐘，只見一位年邁的老太太開了門。

「你好，請問你是沙豪太太嗎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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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好，請問你是沙豪太太嗎？」

老太太似乎心情不太好。

「唔唔，請進來。想必你一定是由地產公司來的米爾本。」

「太太，今天我代替了米爾本上來的。我的名字叫彼得。」

「也沒所謂，誰來都是一樣的，我也不會記得。」

老太太轉了頭，走進房子裏。我順手關了門。

老太太的房子十分寬敞，就地目測大概八百呎左右。門前的鞋櫃只有三對女裝鞋。收音機正播放着熟悉的音樂。

……地獄般的仇恨在我的心裏燃燒着，死亡與絕望！……

這應該是那位著名作曲家，嗯，韋甚麼華第的作品喔。

「沙豪太太，今次上來是要跟你辦了剩餘的手續……」

「行了行了，我只是需要簽一個名就行了對嗎？你同事一早在電話上已經説過啦，不用再説同一樣的廢話。」

我遞了文件給老太太。她在上面草草劃了幾筆就交給我了。老太太的態度真的很差。不過，她仍然是我的顧客，我斷不能對她無禮。

「萬分感激，沙豪太太，」我向她微笑，「打攪你真不好意思。」就這樣，不用兩分鐘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。也好，我不用再忍受她的冷言冷語。

「也對的，這樣瑣碎的工作，怎麼會由部長親自來啊？對了，你是從新城來的對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當然是從新城來的。」

「也好你是這裏的人，熟悉這裏的規則。我說啊，那些窮鬼子怎麼知道怎樣做這回事啊？還是你們才有經驗。」

我的身體顫抖了一下，頭垂了下來。

「那當然吧，那當然吧。」

「唉，不送了。你自己懂離開吧。」

嘭。

我站在藍色大門外，默默望着樓梯上米色的地氈。樓梯的底下有一盞暗黃的電燈。我嘗試走向那電燈的方向，但我的雙腳彷彿沒有動力一般。房子裏仍然在傳出收音
機的聲音。

……剛才的是莫札特的歌劇《魔笛》的名曲，《仇恨的火焰》……

我突然感覺很沮喪。為何我會那麼沒有信心說，我是來自新城呢？一直以來，我美麗的家是新城啊。難道是我的修養未夠？還是我被寶藏島弄得迷惑？

我終於踏進了升降機，下來又望見那位保安員。他側着頭望着屋寓的大門。我伸手向他再打招呼，不過他沒有理會了。

我走出了大門口，拉下了褶起了的衣袖。突然我的雙腳又停下來，彷彿吿訴我他們想留在這裏。唉，我真的不情願回到寶藏島啊。不行啊，彼得。試想想回去之
後，擺出這樣的樣子，人家會怎樣看你呢？

我收拾了心情朝着南方走。路旁有一間賣報紙的攤檔，有一份報紙的頭條寫着：

國會大選提前至九月   提名期即時開始

攤檔的老闆面上有不少色斑，頭髮已蒼白了。

「早晨！」

那無力氣的招呼，彷彿叫我同情像他一樣的老人……不不不，我不能同情他！看看他的年紀，早就應該要退休了，何必在此拋頭露面呢？唉，真是不自量力的老人。

「早晨，老伯！」

到了車站，我登上了朝向寶藏島的電車。在法卻道走了五分鐘後，窗外有一個地盤，上面寫着「恩列斯地鐵」。地盤後有一幅大約七層高的棕色磚牆，側面塗了白
色的油漆。那幅磚牆像是被污漬沖洗了一樣。我想，這應該不是新城吧。

……下一站，格斯哥路，前往新城市中心的乘客請在此下車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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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轉折折後，我終於回到寶藏島了，真疲累的旅程。初夏的熱浪像是要焗死我一般。我垂頭走到紅磚高樓下，那磚牆是多麼的骯髒。我進去按了升降機的按鈕。旁邊有一個穿著米色襯衣的男人，他向我打招呼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下午好，先生。你也是放假半天嗎？」
           
真無聊的人，我又不認識他的。

「是啊是啊……」

升降機門打開了。那男人按了十二樓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先生，你呢？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噢，我也是十二樓。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男人展露了他的笑容。

「喔，那我們不就是鄰居了？今晚我家煮了……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男人滔滔不絕地演講。我只是隔會兒點一點頭，他又繼續說了。可惡的人！難怪他住在寶藏島。沒錯啊，寶藏島就是專門給這些又荒誕又無聊的人住啊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升降機門再打開，他說，「那今晚見吧！」唔唔，但望我不會被人擄走，然後運到一個不知哪裏的地方吧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我一開了房子的門，山特似乎知道我回來，便開了門喊了我的名字。我拿了收音機，就過了去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……接下來我們有柯川的大腳步……
           
多糟糕的爵士樂！只有一支色士風亂吹一堆音符。啊啊，我多掛念古典樂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前幾天我不是叫你幫我借幾本書，彼得？我終於領悟到一些事了。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對了，三天前那個圖書館管理員還催促我還書。山特從來沒有還書。那下次我不是要捧着一大堆書到圖書館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到了今天我也需要和你說點兒東西了，儘管你可能從來都不明白。我本來是國民統一黨的中央委員，黨內最年輕的領導層。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山特又發表他的偉論了。那些甚麼黨，甚麼主義。啊，我不如像路易十六一樣走上斷頭台吧……甚麼路易十六，我不知道誰是路易十六。

不過他也開始說話了。難道我跟他說，我不想聽你說話呢？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在剛剛的動亂，我們政府解散了，黨也解散了。我一直在想，為何我們會遭遇這樣的慘況。」

「這幾天我閱讀了歷史，得知了幾件事。國民統一黨原來是國民福利黨和人民統一黨合併而成的。兩黨都是崇尚社會主義和人民的福祉的。合併了後才採用了今天的名字。黨的名字是用來遮掩它左派的理念，又國民，又統一啊，這就合乎人民喜歡的理念了。」

繼續，洗耳恭聽。

「只是他們想必希望以這個名字騙過人民，然後自己卻慢慢變質了。書這裏也有寫啊，中間派甚至右派的黨員得勢，扭轉了國民統一黨的方向，選票卻年年上升，連續幾屆執政啊！」他嘆了一口氣。「怪不得，這就是爲何黨會失敗，就是因爲連本身的宗旨也忘掉，換上一個面具欺騙別人，再欺騙自己。就是這樣吧。」

「沒錯，就是這樣吧！」我有一刻被他的覺悟感染到，和應了他的偉論。我的天，我不能這樣做啊。山特只是一個飽讀詩書的理想主義者，不切實際地訴說他的理論。像他這樣的人，怎可以成功呢？成功必需要金錢啊。噢，沒錯，就是金錢，我怎麼能夠忘記。這就是我需要追求的東西啊。

我望一望牆壁，我們仍然在山特的房子裏，我們仍在寶藏島，甚麼都沒有改變到。我開始感到後悔，爲何我會説出那句狂言。

山特抓着我的肩膀，對我説：「聽着，彼得。你一直是最照顧我的人，亦是對我最坦承的人。不過千萬不要說出去，你認識我這般的人。你要記住，我只是一個瘋瘋癲癲的狂人。甚麼人也不要説喔。」

哈哈，他還有些少自知之明。放心，山特，我斷不會告訴別人，我認識這個狂人，更不會告訴人我幫他借書。不然，人家會以爲我也是瘋癲的。

「我會謹守承諾的，山特。」

隨後，他給了我幾本書，叫我幫他到圖書館還掉。那天之後，他再沒有叫我去借書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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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拿着他給我的書，到了那間圖書館。瞧瞧那牆壁多麼粗糙，窗戶上的玻璃多麼朦朧！難怪，這裏是窮人的社區嘛，資金也自然沒有新城的那麼多。
一如所料，書櫃上的圖書每本也很殘舊，像是被千萬人看過一樣。以前我家附近那間圖書館，裏面的書全部都很潔淨，只從窗外看入去便知道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我朝着招待處的方向走，只見那位圖書館女管理員。今天她穿著粉紅色T恤，面容依舊沒怎麼化妝。這個女人多麼不專業。我想她平時一定是無所事事，一天到晚只管打呵欠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咦，先生，終於來還書吧？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我的天，我當然是來還書啦，不然捧着這麼多書來這裏幹什麼？真愚蠢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是啊。這裏應該是全部了。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還好你這麼準時。通常人們把書借去幾個星期，過了期也不還書。這裏的人還真的喜歡閱讀喔。」

「唔唔。總之，就感謝你了。」

女管理員笑一笑，然後揮手示意我可以離開了。那時，夕陽慢慢開始浮現，藍天漸漸變成紅色。我想起房子裡那幅畫，那場景就像我現在身處的環境。只不過，金黃的稻穗變成了棕色的混凝土。死氣沉沉的大廈，筆挺地矗立在
陽光的照面上。那股可怕的氣息令我十分驚惶。我愈是望它們，它們就站得愈高。我試圖望向另一個方向，望望左面的火車站吧。可是，我的腳步依然朝着大廈的方向走，就像一根繩子拉着我一般。我的身體在背叛我，這不是
我希望的路向！這個被鬼魂纏繞的地方，寶藏島！我不能融入你，我更不能成為你的一分子！

平復心情吧，彼得。不要忘記啊，你承諾了你的鄰居到他的房子進餐。讓他見到你這面色，恐怕他以後會厭惡你喔。

晚飯回家後，我躺在梳化床上。吃了這麼多東西，怎樣都要消化一下。臥在床上，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，側望着那幅金黃色的油畫。畫上的稻穗依然側着身子搖擺，可是稻穗上的稻米開始褪色。那金黃色的顏料慢慢剝落了，暴
露了背後白色的畫布。隨後，油畫的右邊突然掉下來，擊中了我的左腳。啊啊，該死的油畫！我真想丟掉了它。不過，我也花了不少錢買這幅畫。我嘗試將它掛回原位，不過那口釘子已經生鏽了，無法再掛在牆上。唉，連唯一
有感情的東西也破掉了，真是失敗。

我再躺在梳化床上，輾轉反側。由始至終，我是屬於新城的。我的理念，我的財富，我的工作。但是，我的內心漸漸被蠶食了。它被寶藏島蠶食了，我的天。現在的我為何竟淪落如此？我不是一直努力當作我在新城生活嗎？
我，還批判不夠這些窮光蛋和空談理想的人嗎？

然後，就在一星期後，高樓下的街道突然來了很多拿着攝錄機的人。他們擁擠着大樓的入口，似乎某位明星在這裏出現喔。

當我走到地下，好奇發生甚麼事時，我看見一個熟識的背影。那背影被鎂光燈照着，攝錄機全都朝他攝影。此時，某位拿着麥克風的女子開始說話。

「……明尼路皇帝18年動亂後失蹤的亞歷山大．維勒朗今天終於露面，並宣布參選下屆國會。本台今天在寶藏島為你直播……」

「維勒朗先生，為何你時至今日才露相，還要突然宣布復出呢？」

我認得了。那是山特的背影。

「經過這個月的修煉，我意識到國民統一黨的根本問題。那是理念上的問題，而今天我要解決。動亂的領導者只是一群帶着面具的野心家，他們不是真心為人民的。我今天宣布，組成人民福利黨，旨在腳踏實地爭取人民的福
祉。我們將會參選明18年的國會選舉，而我們即於這裏，寶藏島，開始！」

山特的旁邊有一群人在拍掌歡呼，看來他的理想開始要實現了吧。然後，他回頭看見我，他揮一揮手，示意我過去他的位置。我走過去的時候，他又繼續說話。

「我在這裏要重點感謝這個月以來，一直扶持我的朋友，彼得。他由始至終都支援我，聆聽我。」

我向着攝錄機微笑。真想不到山特會感謝我。

「各位，寶藏島的彼得！」
       
我的雙腳突然顫抖，我的笑容也接着消失了。山特拍一拍我的肩膀，再繼續說一番說話。然後我就踱步回到大樓。大樓入口有一塊鐵牌，寫着：「寶藏島廉價房屋計畫
國民統一黨中央委員會全資興建
明15年夏」
我垂着頭，乘升降機回到房子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我感到很不舒服，就像一支箭射進了我的胸膛一樣。我感覺我的世界正在崩潰，周圍的白色牆壁向我倒下來一般。

寶藏島的彼得！

油畫仍然懸掛在梳化床的上面，畫上的稻穗完全褪色了。我將油畫放在地上，然後用盡力氣踏破油畫。那油畫已經死去，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了。我將碎片拿起來，然後從窗戶扔出去。當我望向下面的街道時，我的身體好像很想逃走，很想脫離這個房間。但是，我的內心已經背叛了我了。我很想殺死它，它已經向寶藏島投降了。我的內心不再屬於我了……

寶藏島的彼得！

我決定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「媽，是彼得啊。我還是回家住吧。法卻道2號是嗎？」
           
然後在這初夏的夕陽下，我離開了寶藏島這個鬼地方，回到了新城。由始至終，我都是不屬於這裏的。

—完—


